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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之
後
，
就
要
把
鑰
匙
還
回
去
了
。
我
和
他
約
好
要
碰
面
，
一
起
將
房
子
做
最
後
的
整
理
。
到
了
約
好
的
時
間
，
他
卻
沒
有

出
現
。
我
正
想
要
打
給
他
，
他
就
傳
了
訊
息
過
來
。

「
我
還
在
開
會
。
」
他
跟
我
道
歉
。
我
不
知
道
他
是
真
的
太
忙
，
還
是
不
想
過
來
。
但
這
樣
也
好
，
我
一
個
人
在
房
子
裡
，
也

許
還
更
加
自
在
。
沒
多
久
，
他
又
傳
了
訊
息
過
來
，
他
說
他
請
了
鐘
點
清
潔
工
幫
忙
，
要
我
記
得
幫
清
潔
工
開
門
。

「
如
果
有
清
到
什
麼
我
沒
帶
走
的
東
西
，
再
跟
我
說
。
」
他
說
。

「
好
。
」

「
謝
謝
妳
。
」

從
網
站
上
找
來
的
臨
時
清
潔
工
，
揹
著
輕
量
的
登
山
背
包
，
以
一
身
輕
便
的
姿
態
出
現
在
公
寓
樓
下
，
乍
看
像
個
登
山
客
。

我
打
開
了
好
久
沒
開
的
門
，
跟
著
身
旁
的
陌
生
人
上
樓
。
這
棟
屋
子
是
位
於
山
邊
的
老
舊
公
寓
，
屋
齡
應
該
有
四
、
五
十
年
了

吧
。
天
氣
熱
起
來
的
時
候
，
偶
爾
會
有
壁
虎
或
蚱
蜢
出
現
在
樓
梯
間
。
外
頭
，
蟬
聲
正
盛
，
每
轉
一
次
彎
，
都
可
看
見
樓
梯
窗
外
的
綠

色
。
真
的
有
在
山
林
裡
的
錯
覺
。

優
等
獎



〈
一
球
球
灰
塵
和
啤
酒
泡
泡
〉
吳
岱
芸

47

清
潔
工
大
姐
控
制
著
呼
吸
，
以
規
律
的
節
奏
一
步
步
登
上
五
樓
。
一
進
門
，
她
就
坐
下
，
喝
了
好
大
一
口
水
。
我
也
是
，
好
久

沒
爬
五
樓
，
我
都
忘
了
會
這
麼
喘
。
我
也
猛
灌
了
好
大
一
口
水
。

在
休
息
過
後
，
大
姐
換
上
她
帶
來
的
室
內
拖
鞋
，
熟
練
地
跟
我
確
認
工
作
內
容
和
範
圍
。
她
從
登
山
背
包
裡
，
拿
出
一
堆
不
知

道
怎
麼
裝
進
去
的
刷
子
、
折
疊
水
桶
、
清
潔
劑
。
走
進
廚
房
，
忙
了
起
來
。

我
被
她
拋
在
後
頭
，
看
著
熟
悉
的
空
間
，
不
知
道
要
從
哪
裡
下
手
。
我
沿
著
走
廊
，
走
進
了
我
們
的
臥
室
。
我
一
個
人
在
這
裡
。

大
部
分
的
傢
俱
撤
掉
之
後
，
改
變
逐
漸
顯
現
。
這
個
房
間
不
如
當
初
這
麼
明
亮
了
，
時
間
在
紗
窗
上
加
了
減
光
鏡
。
我
在
原
本

是
書
櫃
的
地
方
，
發
現
了
金
龜
子
的
屍
體
。
我
拍
下
了
金
龜
子
的
照
片
，
傳
給
他
看
。

有
一
年
梅
雨
季
來
臨
之
前
，
金
龜
子
飛
進
屋
裡
。

當
牠
碰
壁
的
時
候
，
牠
會
沿
著
牆
面
飛
行
，
再
從
角
落
飛
到
沒
有
邊
際
的
空
中
，
繞
著
屋
子
，
做
圓
形
的
飛
行
。
牠
一
下
看
起

來
像
是
綠
色
的
，
一
下
看
起
來
又
像
是
紫
色
的
。
小
時
候
，
有
人
教
過
我
一
個
很
殘
忍
的
遊
戲
。
只
要
將
細
線
綁
在
金
龜
子
的
腳
上
，

牠
就
只
能
在
固
定
的
圓
裡
飛
行
。
那
個
時
候
，
沒
人
綁
著
牠
，
牠
卻
繞
著
一
樣
的
軌
跡
飛
。
整
個
下
午
，
我
和
他
一
起
觀
察
金
龜
子
，

跟
著
牠
在
這
個
陌
生
的
空
間
冒
險
。
我
把
窗
戶
和
門
全
部
打
開
，
牠
仍
執
意
在
自
己
的
軌
道
上
航
行
。
我
們
打
開
電
風
扇
，
拿
著
雜
誌

和
傳
單
追
在
牠
後
面
製
造
風
，
牠
只
是
悄
悄
閃
避
，
接
著
飛
得
更
高
，
沿
著
天
花
板
飛
。

「
搞
不
好
牠
根
本
就
不
想
出
去
。
」
他
說
。

「
怎
麼
可
能
？
牠
只
是
太
害
怕
了
。
」
我
放
下
傳
單
。
「
牠
只
是
選
擇
太
多
。
」

我
把
大
門
、
廚
房
的
門
，
還
有
面
向
陽
臺
的
窗
戶
全
部
關
上
，
只
留
下
通
往
陽
臺
的
門
。

「
讓
牠
自
己
飛
出
去
吧
。
」
我
記
得
我
好
像
說
完
這
句
話
後
，
就
回
到
房
間
裡
忙
自
己
的
事
。
他
還
留
在
客
廳
。
我
再
次
回
到

客
廳
的
時
候
，
金
龜
子
已
經
不
見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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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問
他
金
龜
子
怎
麼
出
去
的
，
他
說
他
本
來
不
想
勉
強
牠
，
但
後
來
他
想
了
想
覺
得
，
要
是
牠
永
遠
都
待
在
這
裡
，
就
找
不
到

更
適
合
牠
的
地
方
了
。

「
我
想
告
訴
牠
這
裡
不
是
安
全
的
地
方
」
他
說
，
他
用
了
有
點
粗
暴
的
方
式
。

我
忘
記
我
那
時
候
說
了
什
麼
，
但
我
一
直
記
得
他
說
的
話
。

整
個
下
午
我
都
把
這
件
事
當
做
一
件
好
玩
的
事
，
不
好
玩
了
，
我
就
放
到
一
旁
，
把
他
者
丟
棄
在
外
，
回
到
自
己
安
穩
的
世
界
。

但
他
不
一
樣
，
他
認
真
看
待
，
做
了
選
擇
。
即
使
粗
暴
也
是
必
然
的
，
我
覺
得
，
這
是
一
個
很
溫
柔
的
選
擇
。

「
金
龜
子
都
喜
歡
這
間
屋
子
。
」
我
在
照
片
底
下
，
補
了
這
句
話
。

已
讀
。

「
沒
想
到
家
裡
竟
然
會
有
金
龜
子
。
」
他
說
。

我
本
來
想
問
他
還
記
不
記
得
金
龜
子
飛
進
屋
裡
的
事
，
但
後
來
我
只
打
了
「
對
啊
」
。

我
把
手
機
收
起
來
，
很
快
地
掃
掉
地
板
上
金
龜
子
的
屍
體
。

窗
簾
拆
掉
以
後
，
陽
光
直
接
照
進
屋
裡
。
原
本
就
是
木
地
板
的
房
間
變
得
更
暖
了
，
牆
上
的
顏
色
隨
著
觀
看
角
度
的
不
同
而
有

所
改
變
，
是
帶
點
灰
色
的
藍
色
。
我
一
直
都
喜
歡
這
樣
的
顏
色
，
不
被
輕
易
歸
類
的
顏
色
。
因
為
我
和
他
都
在
家
工
作
，
為
了
不
要
彼

此
干
擾
，
我
把
電
腦
搬
進
房
間
。
把
原
本
透
光
的
白
紗
窗
簾
撤
掉
，
換
上
厚
重
的
遮
光
窗
簾
，
自
此
房
間
被
隔
離
開
來
，
外
頭
的
太
陽
、

月
亮
、
晴
天
、
雨
天
都
與
我
無
關
。
我
在
時
間
軸
中
前
進
，
前
後
修
改
一
格
一
格
的
記
憶
，
不
喜
歡
的
笑
臉
剪
掉
，
換
個
表
情
可
以
更

加
深
情
。
我
凝
視
著
與
我
無
關
的
人
，
花
了
很
多
很
多
時
間
注
意
他
們
臉
上
不
自
覺
的
小
動
作
，
眨
眼
是
心
虛
，
太
直
接
的
憤
怒
是
無

法
理
解
他
人
的
表
現
。
有
時
候
我
會
忍
不
住
對
著
電
腦
說
：
「
演
太
爛
了
吧
。
」
我
很
認
真
地
想
要
理
解
你
，
請
你
也
用
同
等
的
努
力

理
解
他
人
。
我
入
戲
了
，
不
是
劇
本
的
故
事
，
也
不
是
現
實
中
的
事
情
。
我
入
戲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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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許
那
時
候
的
我
，
判
斷
時
間
的
方
式
，
是
比
照
這
顆
永
夜
的
星
球
上
唯
一
的
他
人
。
也
許
因
為
這
顆
星
球
上
的
人
類
只
有
我

跟
他
，
所
以
我
以
為
我
可
以
任
意
調
整
時
間
，
只
要
他
願
意
配
合
。
我
在
時
間
軸
當
中
前
進
後
退
，
尋
找
事
物
發
生
改
變
的
線
索
，
他

那
時
候
的
表
情
是
怎
麼
樣
的
呢
？
是
一
顆
微
微
皺
眉
的
鏡
頭
？
還
是
一
顆
表
達
關
心
，
要
我
早
點
睡
的
鏡
頭
？
我
找
不
到
，
素
材
庫
裡

沒
有
這
些
。

但
我
想
這
樣
的
時
刻
並
不
多
，
因
為
星
球
很
大
，
我
們
可
以
待
在
兩
端
，
輪
流
獨
享
日
夜
。
我
們
很
貪
心
，
想
要
的
東
西
很
多
，

我
們
以
為
這
些
都
是
小
事
，
我
們
以
為
我
們
能
夠
彼
此
支
撐
。

我
把
房
間
外
面
的
紗
窗
拆
下
，
帶
去
浴
室
刷
洗
。
我
用
力
地
刷
，
看
不
出
紗
窗
有
什
麼
改
變
，
直
至
汙
水
流
入
排
水
孔
，
上
頭

的
灰
塵
和
毛
屑
在
排
水
孔
卡
成
一
圈
，
水
流
繞
著
縫
隙
向
下
，
形
成
一
個
圓
。
我
突
然
意
識
到
，
這
是
一
個
還
原
的
過
程
，
把
時
間
倒

回
最
初
。

他
將
他
的
東
西
清
掉
，
我
把
我
的
東
西
帶
走
。
排
除
掉
囤
積
下
來
的
雜
物
，
是
這
個
家
本
來
該
有
的
樣
貌
。
搬
來
這
間
屋
子
之
前
，

我
們
都
還
在
劇
組
打
工
，
拍
劇
照
或
拍
影
像
紀
錄
，
偶
爾
也
會
接
美
術
助
理
的
支
援
，
幫
忙
扛
傢
俱
、
搬
重
物
，
布
置
螢
幕
裡
的
房
間
。

我
們
從
剛
殺
青
的
劇
組
買
下
了
沙
發
和
落
地
燈
，
把IK

EA

的
地
毯
鋪
在
客
廳
的
中
央
。
拿
之
前
拍
片
剩
下
的
布
，
充
當
桌
巾
和
窗
簾
，

遮
住
了
老
舊
的
鋁
窗
和
房
東
原
本
附
的
老
舊
深
色
木
桌
。
轉
下
幾
顆
冷
光
的LED

燈
泡
換
成
暖
色
的
，
客
廳
不
再
冰
冷
。
自
此
，
空

間
有
了
意
義
，
成
了
人
的
歸
處
。

說
好
的
喬
遷
趴
拖
了
一
年
，
終
於
在
某
個
夏
季
尾
聲
的
晚
上
舉
行
了
。
大
家
都
來
了
，
屋
子
裡
塞
滿
了
喜
歡
的
音
樂
、
喜
歡
的

酒
精
，
還
有
喜
歡
的
人
。
有
人
送
了
一
臺
啤
酒
泡
泡
機
來
，
大
家
圍
在
機
器
旁
見
證
開
箱
。
我
們
不
停
地
從
冰
箱
拿
出
啤
酒
，
打
成
一

杯
杯
有
著
漂
亮
泡
泡
的
冰
啤
酒
分
給
大
家
。
原
本
互
不
認
識
的
朋
友
，
也
在
那
個
夜
晚
熟
識
。
隨
便
丟
出
幾
個
字
，
都
會
有
人
把
它
串

成
句
子
。
不
知
道
是
夜
晚
太
熱
，
還
是
酒
喝
太
多
，
不
怎
麼
樣
的
小
事
都
能
迸
出
笑
聲
。
一
群
人
擠
在
陽
臺
，
從
重
金
屬
樂
團
的
分
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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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
到
馬
斯
克
和
特
斯
拉
，
再
聊
到
性
別
和
漁
場
管
理
，
大
家
激
烈
地
論
戰
。
最
後
在
二
十
五
歲
是
否
該
購
入
人
生
中
第
一
張
股
票
時
，

音
調
漸
弱
，
哀
傷
地
一
來
一
回
。
他
那
天
說
了
很
多
話
，
很
少
看
到
他
這
麼
激
動
。
我
記
得
他
說
了
一
個
我
從
未
聽
他
提
過
的
故
事
。

一
位
印
尼
的
神
學
院
學
生
，
他
想
來
臺
灣
打
工
，
賺
唸
神
學
院
的
學
費
。
他
的
英
語
很
好
，
比
一
般
的
印
尼
移
工
更
知
道
怎
麼

跟
雇
主
溝
通
，
並
爭
取
自
己
的
權
利
。
但
來
臺
灣
幾
個
月
了
，
卻
遲
遲
找
不
到
工
作
。
他
知
道
原
因
。
當
面
試
的
時
候
，
雇
主
問
他
：

「
如
果
你
在
職
場
遇
到
問
題
，
你
會
怎
麼
處
理
？
」
「
像
什
麼
問
題
？
」
印
尼
學
生
問
。
「
比
如
說
如
果
有
本
地
員
工
起
衝
突
，
或

是
要
你
加
班
、
薪
資
調
動
等
等
的
。
」
「
那
我
會
先
跟
雇
主
溝
通
，
如
果
原
因
合
理
，
我
也
非
常
願
意
配
合
。
」
雇
主
滿
意
地
點
點
頭
，

但
就
再
也
沒
有
下
文
。
下
次
再
面
試
的
時
候
，
他
學
乖
了
。
他
不
再
發
問
，
他
回
答
：
「
他
會
盡
量
配
合
雇
主
。
」
雇
主
聽
著
他
流

利
的
英
文
，
履
歷
表
上
漂
亮
的
大
學
學
歷
。
工
作
依
然
沒
有
下
文
。
之
後
，
他
還
是
好
久
沒
有
工
作
，
帶
來
臺
灣
的
僅
剩
的
儲
蓄
也

花
光
了
，
他
不
再
挑
工
作
，
一
有
機
會
就
到
處
去
試
試
看
。
好
不
容
易
找
到
一
份
工
廠
的
工
作
，
薪
資
很
低
，
不
需
要
學
歷
也
不
需

要
英
文
，
他
興
高
采
烈
地
去
上
班
，
再
也
沒
有
提
起
神
學
院
的
事
。

他
忘
記
神
學
院
了
，
我
想
。
我
後
來
也
找
了
這
本
書
來
看
，
一
直
忘
不
了
這
個
印
尼
人
的
故
事
。
我
還
記
得
說
這
個
故
事
時
他

的
表
情
，
「
也
許
他
根
本
不
應
該
離
開
。
」
他
說
。

那
天
好
熱
。

接
下
來
幾
年
，
我
們
過
著
工
作
不
是
很
穩
定
的
生
活
。
我
不
習
慣
劇
組
拍
攝
現
場
高
壓
和
高
工
時
的
工
作
方
式
，
開
始
轉
到
幕

後
做
剪
接
。
他
則
留
在
現
場
，
繼
續
拍
劇
照
。
在
慌
亂
和
擁
擠
之
中
尋
找
鏡
頭
的
位
置
，
不
打
擾
任
何
人
，
靜
悄
悄
地
接
近
，
獵
捕

特
殊
的
時
刻
。
他
有
一
雙
不
一
般
的
眼
睛
。
即
使
在
同
個
地
方
，
他
還
是
看
到
了
跟
正
式
拍
攝
不
一
樣
的
東
西
。
可
是
，
他
不
這
麼

覺
得
，
他
越
來
越
累
。
回
到
家
修
圖
的
時
候
，
他
說
，
他
只
是
在
複
製
複
製
品
而
已
。
這
種
事
情
誰
都
會
。

瞄
準
景
框
，
搭
好
的
家
景
，
準
備
好
的
服
裝
，
情
緒
反
應
都
是
專
業
的
再
現
。
按
下
快
門
，
這
不
是
真
實
存
在
的
事
物
。
被
困



〈
一
球
球
灰
塵
和
啤
酒
泡
泡
〉
吳
岱
芸

51

在
觀
景
窗
裡
了
，
他
想
。
連
拍
照
的
瞬
間
都
無
聲
無
息
，
一
切
都
像
反
射
動
作
。

他
在
屋
子
裡
走
來
走
去
，
一
下
在
電
腦
前
修
圖
，
一
下
又
起
身
，
倒
水
或
去
陽
臺
抽
菸
。
才
剛
坐
下
，
又
走
進
房
間
，
看
看
我

在
幹
嘛
。
偶
爾
我
從
工
作
中
移
開
注
意
力
，
問
他
還
好
嗎
？
他
又
說
沒
事
，
只
是
進
來
看
看
。

「
你
要
出
去
走
走
嗎
？
」
我
問
。

「
不
用
，
我
只
是
想
休
息
一
下
。
」
說
完
，
他
又
繞
著
家
裡
轉
。

有
時
候
他
會
拿
起
相
機
，
試
著
獵
捕
下
午
經
過
陽
臺
的
光
線
。
但
很
快
的
他
又
放
下
，
看
著
光
影
變
淡
，
他
像
在
等
待
什
麼
，

但
最
後
他
什
麼
也
沒
有
拍
。

他
待
在
家
的
時
間
變
多
了
。

我
把
洗
乾
淨
的
紗
窗
重
新
安
裝
上
去
。
還
沒
乾
的
水
珠
，
在
陽
光
的
照
射
下
閃
閃
發
亮
，
我
著
迷
地
盯
了
好
久
。
廚
房
裡
，
清

潔
大
姐
已
經
以
極
高
的
效
率
，
清
除
附
著
在
瓦
斯
爐
周
圍
的
多
年
的
油
汙
，
整
個
檯
面
被
清
過
，
磁
磚
和
系
統
櫃
也
煥
然
一
新
。
她
用

力
地
刷
著
地
板
，
廚
房
看
起
來
就
快
差
不
多
了
。
客
廳
裡
，
沙
發
、
落
地
燈
和
還
堪
用
的
書
櫃
已
經
轉
手
賣
給
網
友
。
我
把
房
東
原
本

附
的
桌
椅
放
到
角
落
，
轉
身
面
對
對
角
線
另
一
頭
剩
下
的
雜
物―

―

沒
人
願
意
帶
走
的
東
西
。

我
拿
了
一
個
大
垃
圾
袋
出
來
，
做
最
後
的
審
判
。
跟
不
需
要
的
事
物
說
再
見
，
挽
救
任
何
被
忽
略
，
卻
值
得
被
帶
去
未
來
的
東
西
。

用
剩
的
油
漆
、
過
期
的
噴
漆
幾
罐
、
發
霉
的
馬
頭
面
具
頭
套
、
一
瓶
喬
遷
趴
的
時
候
朋
友
帶
來
的Vodka

、
一
本
尼
泊
爾
詩
人
的

英
譯
詩
集
、
一
把
東
南
亞
觀
光
區
賣
的
烏
克
麗
麗
、
浮
板
、
花
瓶
、
奇
怪
的
雕
塑
、
幾
張
專
輯
，
某
樂
團
的
毛
巾
，
一
些
廢
紙
，
枯
死

的
仙
人
掌
，
一
盒
過
期
的
電
影
底
片
和
指
甲
油
，
西
藏
藏
香
、
一
些
布
、
一
幅
我
畫
的
畫
、
殺
蟲
劑
、
交
通
板
。
全
數
墜
入
臺
北
市
立

專
用
垃
圾
袋
。

想
起
它
們
是
怎
麼
來
的
，
又
是
屬
於
誰
的
，
是
一
件
很
困
難
的
工
作
。
壞
掉
的
，
直
接
丟
掉
；
還
沒
壞
的
，
要
留
給
他
嗎
？
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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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要
再
賣
掉
？
分
類
很
困
難
，
留
在
這
裡
的
東
西
也
比
想
像
中
還
多
。
我
決
定
先
放
到
一
旁
，
等
等
再
繼
續
整
理
。
大
姐
提
著
工
具
走

進
了
浴
室
，
熟
練
地
刷
起
發
霉
的
磁
磚
，
我
又
再
次
回
到
房
間
。

．他
像
隻
金
龜
子
一
樣
，
繞
著
繞
著
，
他
越
轉
，
我
越
不
耐
煩
。
他
讓
我
感
覺
自
己
幫
不
上
忙
，
所
有
的
提
議
都
派
不
上
用
場
，

你
只
能
眼
睜
睜
地
，
跟
一
隻
焦
躁
的
蟲
關
在
一
起
。
有
天
晚
上
，
我
在
房
間
裡
，
我
怎
麼
剪
都
無
法
把
那
些
碎
裂
的
片
段
，
組
合
成
一

段
有
意
義
的
人
類
行
為
。
正
當
我
來
回
試
了
好
幾
次
之
後
，
電
腦
出
現
不
停
旋
轉
的
彩
虹
球
，
接
著
畫
面
跳
掉
，
回
到
桌
面
。
電
腦
故

作
無
事
，
抹
煞
我
整
晚
的
努
力
。
那
是
我
第
一
次
剪
到
八
十
分
鐘
以
上
的
電
視
戲
劇
，
又
跟
陌
生
的
團
隊
合
作
，
我
非
常
希
望
能
把
這

部
片
做
好
，
讓
它
成
為
我
的
代
表
作
品
。
為
此
，
我
已
經
熬
夜
趕
工
了
很
多
個
晚
上
。

沒
有
存
檔
。
好
不
容
易
修
好
的
開
場
，
和
我
卡
關
了
一
整
晚
的
關
鍵
場
次
全
部
都
要
從
頭
再
來
。
就
在
這
個
時
候
，
他
開
門
進
來
。

「
你
要
睡
了
嗎
？
」
我
問
，
語
氣
有
點
不
耐
。

「
嗯
。
你
可
以
繼
續
剪
沒
關
係
。
我
把
燈
關
掉
一
點
喔
。
」
他
為
我
留
下
書
桌
上
方
的
燈
，
接
著
他
爬
上
床
，
像
前
幾
晚
一
樣

縮
在
牆
邊
。
電
腦
發
出
螢
光
，
冷
光
灑
在
床
上
，
從
棉
被
延
伸
到
牆
壁
。
他
窩
在
角
落
，
把
棉
被
蓋
在
頭
頂
，
不
受
光
線
影
響
。
我
重

新
開
機
，
再
次
接
上
硬
碟
，
打
開
編
輯
檔
。
電
腦
又
再
發
出
轟
轟
的
運
轉
聲
，
我
新
開
了
一
個
序
列
，
將
素
材
全
部
拖
過
來
。
彩
虹
球

又
出
現
了
，
它
轉
著
，
但
很
快
的
又
消
失
了
。
平
安
無
事
。

我
坐
到
床
邊
，
搖
醒
他
。

「
怎
麼
了
？
」
他
問
。

「
你
可
以
去
便
利
商
店
喝
個
飲
料
嗎
？
」

他
一
臉
困
惑
。
他
抬
頭
看
了
一
下
時
間
，
快
兩
點
了
。
「
我
在
會
吵
到
你
嗎
？
」
他
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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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嗯
，
有
一
點
吧
。
」

「
我
知
道
了
。
」

「
對
不
起
。
一
下
就
好
，
給
我
一
個
小
時
就
好
。
」
我
忽
然
有
種
罪
惡
感
。

他
從
床
上
爬
起
來
，
套
了
一
件
外
套
，
離
開
房
間
。

不
久
後
，
我
聽
見
他
拿
鑰
匙
的
聲
音
，
大
門
關
上
的
聲
音
。

我
戴
起
耳
機
，
注
意
力
又
再
回
到
電
腦
上
。
我
重
新
將
鏡
頭
一
個
一
個
排
好
，
盯
著
演
員
的
眼
睛
、
嘴
角
、
肢
體
，
聽
著
他
們

說
話
的
節
奏
，
擷
取
某
個
真
實
流
露
的
瞬
間
。

兩
人
在
咖
啡
館
對
坐
，
一
開
始
，
兩
人
都
有
些
沉
默
。
後
來
，
A
開
口
了
。
A
說
著
，
B
靜
靜
地
聽
，
A
越
講
越
激
動
，
B
不

發
一
語
。
忽
然
，
B
淡
淡
地
回
了
一
句
話
。
A
一
時
反
應
不
過
來
，
隨
口
說
著
不
是
很
重
要
的
內
容
，
像
掩
飾
。
桌
上
的
水
杯
，
水
珠

滲
出
，
在
杯
緣
下
方
積
成
一
灘
。
A
還
想
解
釋
，
服
務
生
卻
在
此
時
打
斷
，
把
桌
上
的
杯
盤
撤
掉
。
A
還
想
要
繼
續
說
，
B
叫
服
務
生

過
來
，
說
要
結
帳
。
將
鏡
頭
組
合
完
畢
後
，
我
按
下
播
放
。
從
頭
看
了
這
場
戲
，
我
很
難
過
。
兩
人
之
間
的
信
任
，
就
在
某
個
很
微
小

的
瞬
間
碎
掉
了
。

我
摘
下
耳
機
，
拉
開
窗
簾
一
看
。
天
已
經
亮
了
。

已
經
六
點
多
了
，
他
還
沒
有
回
來
。
我
存
檔
，
把
電
腦
關
掉
，
撥
了
通
電
話
給
他
。

鈴
聲
在
不
遠
處
響
起
，
很
快
地
就
停
了
。
鑰
匙
開
門
的
聲
音
。

「
妳
剪
完
了
喔
？
」
他
說
。

「
對
啊
。
」

「
那
我
要
睡
了
，
好
睏
。
」
他
經
過
我
，
到
浴
室
去
洗
了
個
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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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你
都
在7-11

嗎
？
」
我
問
。

「
嗯
，
我
都
在7-11

。
」
他
說
。

他
再
次
縮
回
床
上
，
拿
棉
被
蓋
住
自
己
。
我
把
窗
簾
拉
起
，
遮
住
漏
光
的
隙
縫
。
我
在
他
的
旁
邊
躺
下
，
看
著
他
化
為
黑
色
的

影
子
。
我
閉
上
眼
睛
。
我
看
見
了
。
上
空
是
一
條
綿
延
向
前
的
高
架
捷
運
，
路
燈
把
柏
油
路
變
成
橘
黃
色
的
，
紅
燈
、
綠
燈
、
招
牌
的

跑
馬
燈
，
小
塊
小
塊
的
顏
色
被
丟
在
柏
油
路
上
碎
開
。
無
人
的
夜
，
他
沿
著
人
行
道
走
著
，
走
下
家
門
口
小
小
的
坡
。
便
利
商
店
的
招

牌
又
大
又
亮
，
是
夜
晚
裡
城
市
的
燈
塔
。
他
經
過
便
利
商
店
，
沒
有
進
去
。
在
我
的
夢
裡
，
他
只
是
不
停
的
不
停
的
向
前
走
著
。
巨
大

的
捷
運
沿
線
一
直
蓋
著
他
的
頭
頂
。
我
看
不
見
他
的
臉
，
只
看
得
見
眼
前
的
黑
色
人
形
。

灰
塵
一
小
球
一
小
球
地
結
在
地
板
，
在
我
看
不
見
的
地
方
，
在
我
沒
注
意
到
時
間
的
時
候
。
到
底
是
什
麼
時
候
，
衣
櫃
底
下
變

成
了
這
個
樣
子
？

我
跪
在
地
板
上
，
以
濕
抹
布
和
灰
塵
進
行
毫
無
意
義
的
抗
爭
。
我
擦
拭
，
它
增
生
，
嘲
笑
著
、
輕
視
著
曾
經
無
視
過
它
的
我
。

東
西
清
空
就
好
了
，
何
必
再
來
打
掃
呢
？
他
問
。
驕
傲
地
證
明
自
己
和
他
不
一
樣
。
誰
像
你
一
樣
遇
到
困
難
就
想
逃
跑
，
我
越
想
越
生

氣
。

．少
數
可
以
呼
吸
的
時
刻
，
我
們
騎
著
機
車
在
城
市
裡
到
處
遊
走
。

通
往
城
市
的
橋
，
像
釘
書
針
一
樣
，
從
臺
北
的
西
南
邊
一
路
釘
到
北
邊
，
將
市
中
心
和
周
圍
的
城
鎮
及
住
宅
區
強
硬
地
釘
在
一

起
。
我
們
沿
著
橋
爬
升
，
河
道
在
眼
前
展
開
，
環
繞
著
整
座
城
市
。
風
灌
過
來
，
我
大
口
換
氣
。

有
時
候
，
我
們
可
以
在
橋
上
得
到
意
外
的
小
禮
物
。
像
是
颱
風
前
夕
燒
紅
的
彩
霞
，
天
空
贈
與
城
市
的
耶
穌
光
。

那
一
天
，
是
動
漫
裡
的
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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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
像
細
田
守
的
雲
喔
，
他
說
。

澎
澎
的
、
軟
綿
綿
的
。

我
們
繞
著
辦
公
大
樓
找
車
位
，
繞
了
幾
圈
後
，
在
不
遠
處
的
街
區
喬
到
了
車
位
。
我
們
來
到
了
一
棟
辦
公
大
樓
前
面
。
他
有
點

猶
豫
。
我
的
口
氣
不
是
很
好
，
我
說
了
些
自
以
為
了
不
起
的
話
，
粗
暴
的
把
他
趕
進
大
樓
裡
。
我
說
，
我
會
在
外
面
等
著
他
。

我
站
在
辦
公
大
樓
外
，
不
一
會
兒
的
時
間
就
出
了
滿
身
汗
。
我
想
要
找
個
有
冷
氣
的
地
方
，
讓
自
己
冷
靜
下
來
。

就
在
我
用G

oogle M
ap

查
著
附
近
的
店
家
時
，
一
顆
水
滴
滴
到
了
我
的
手
機
上
。
很
快
的
，
柏
油
路
接
連
被
墜
落
的
水
珠
占
滿
。

突
來
的
雨
驅
逐
了
路
上
的
行
人
，
我
也
跟
著
跑
進
了
附
近
的
騎
樓
。
我
急
忙
撥
開
身
上
的
水
珠
，
我
躲
得
及
時
，
不
至
於
把
自
己
搞
得

太
狼
狽
。
騎
樓
裡
還
有
幾
個
跟
我
一
樣
，
從
雨
中
殘
存
下
來
的
人
。
在
一
陣
慌
亂
過
後
，
陽
光
的
一
角
照
進
騎
樓
。

是
一
場
太
陽
雨
。

我
、
正
在
發
傳
單
的
房
仲
、
出
來
買
飲
料
的
上
班
族
、
後
頭
眼
鏡
店
的
店
員
紛
紛
抬
頭
，
看
著
在
陽
光
照
耀
下
，
閃
閃
發
亮
的

雨
滴
。「

好
像
下
雪
喔
。
」
拿
著
手
搖
飲
料
的
上
班
族
說
。

有
人
按
下
了
暫
停
，
讓
陌
生
的
人
可
以
共
享
同
一
個
呼
吸
。

手
機
響
了
，
我
接
起
電
話
。
他
的
聲
音
聽
起
來
很
開
心
，
他
說
對
方
是
比
他
想
像
中
更
棒
的
人
，
工
作
聽
起
來
也
很
有
趣
。
他

說
老
闆
要
帶
他
參
觀
公
司
，
認
識
幾
名
資
深
的
記
者
。
他
要
我
不
要
等
了
，
先
回
家
去
。
我
說
，
那
太
好
了
。

掛
掉
電
話
。
一
轉
身
，
雨
停
了
。
人
們
動
了
起
來
。

對
我
來
說
，
時
間
是
這
樣
的
。
每
個
時
刻
的
我
都
是
獨
立
存
在
的
，
昨
天
的
我
和
今
天
的
我
是
不
同
的
，
今
天
的
我
和
未
來
的

我
又
是
不
同
的
。
沒
有
哪
個
時
刻
的
自
己
需
要
為
後
續
的
自
己
負
責
，
但
如
果
前
一
刻
的
自
己
做
了
對
的
決
定
，
後
面
那
刻
的
自
己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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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因
此
獲
利
。

「
幸
好
過
去
的
我
很
聰
明
。
」
我
時
常
暗
自
僥
倖
。

這
是
份
適
合
他
的
工
作
，
他
的
眼
睛
不
需
要
再
被
困
在
已
經
存
在
的
作
品
裡
。
他
跟
著
公
司
出
差
，
很
常
一
蹲
點
就
是
幾
個
禮

拜
。
他
去
了
菲
律
賓
，
拍
攝
漁
工
的
專
題
，
帶
回
了
在
觀
光
區
買
的
烏
克
麗
麗
；
他
去
了
印
度
和
尼
泊
爾
拍
攝
流
亡
藏
人
的
困
境
，
帶

回
了
尼
泊
爾
經
典
情
詩
《M

U
N

A M
AD

AN

》
的
英
譯
本
。
他
每
去
一
個
地
方
，
就
會
帶
一
些
東
西
回
來
。
不
知
道
為
什
麼
，
我
不

敢
把
這
些
東
西
放
在
房
間
，
所
以
我
決
定
把
它
們
放
在
客
廳
，
把
它
們
擺
在
櫃
子
上
一
一
排
好
。

每
次
他
一
回
來
，
他
都
有
很
多
想
說
的
話
。
他
提
著
我
不
太
清
楚
的
地
名
、
人
名
，
那
些
因
果
在
我
腦
海
裡
糊
成
一
團
，
我
試

著
重
新
打
散
、
梳
理
，
可
是
真
實
的
事
情
不
能
像
戲
劇
一
樣
被
簡
化
。
我
需
要
更
多
的
時
間
。
我
看
著
他
講
到
激
動
處
，
會
接
連
丟
出

句
子
，
語
氣
越
來
越
上
昂
，
不
容
被
打
斷
。
他
好
真
實
，
我
想
著
。
我
等
等
要
再
出
一
版
新
的
剪
接
，
兩
人
對
話
的
場
面
，
工
整
地
輪

流
切
換
兩
人
的
特
寫
，
好
像
太
假
、
太
冰
冷
了
。

「
啊
，
你
是
不
是
還
要
剪
片
？
」
他
突
然
想
起
。

「
對
啊
，
我
明
天
要
再
交
一
版
。
」

「
那
我
不
要
吵
你
了
。
之
後
我
再
找
機
會
跟
你
說
。
」
他
說
。

我
想
知
道
自
己
臉
上
的
表
情
。

當
報
導
完
成
以
後
，
他
都
會
再
把
連
結
傳
給
我
。
每
次
我
點
開
連
結
，
迅
速
地
看
一
下
標
題
，
滑
過
他
拍
攝
的
照
片
，
就
會
把

連
結
關
掉
。
我
看
到
了
他
看
到
的
東
西
，
可
是
感
覺
有
點
奇
怪
，
我
說
不
上
來
。
就
這
樣
，
說
要
再
說
的
故
事
還
沒
有
講
完
，
就
會
再

有
新
的
故
事
，
有
永
遠
傳
不
完
的
連
結
。

我
癱
在
椅
背
上
，
看
著
正
在
剪
接
的
素
材
。
我
覺
得
，
都
好
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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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跳
，
生
氣
，
講
話
。
理
所
當
然
的
衝
突
，
理
所
當
然
的
和
解
。
只
能
這
樣
嗎
？
人
只
有
這
樣
嗎
？
我
好
想
破
壞
結
構
，
也
許

調
換
順
序
故
事
會
有
另
外
一
種
可
能
。
我
從
椅
子
上
爬
起
來
，
走
到
客
廳
。
他
的
電
腦
和
器
材
就
堆
在
這
裡
，
他
人
不
在
。
大
部
分

的
時
間
，
這
個
家
裡
只
有
我
。
我
盯
著
陽
臺
發
呆
。
發
現
屋
外
在
下
雨
。
白
鷺
鷥
飛
過
窗
外
。
出
太
陽
了
，
陽
光
照
進
屋
裡
。
我
打

開
手
機
，
拍
下
了
光
線
的
照
片
。
我
才
想
著
，
他
好
像
也
做
過
類
似
的
事
情
。
我
才
想
著
，
原
來
天
還
是
亮
的
。
我
該
把
剪
接
電
腦

搬
出
房
間
了
，
也
許
我
該
找
個
工
作
室
。
可
是
，
這
樣
的
話
，
屋
子
裡
還
有
誰
在
呢
？

我
站
在
客
廳
和
陽
臺
的
邊
緣
，
深
呼
吸
，
踏
出
一
步
，
是
陽
臺
。
後
退
一
步
，
回
到
客
廳
。
我
不
停
的
，
前
後
來
回
。
練
習
踏

出
去
那
一
步
。

．那
是
一
棟
漂
亮
乾
淨
的
電
梯
大
廈
，
位
於
市
中
心
，
坐
捷
運
就
可
以
到
。
全
白
的
空
間
，
展
覽
燈
打
在
牆
上
，
四
面
八
方
掛
的

都
是
他
的
攝
影
作
品
。
我
匆
匆
瞥
過
的
連
結
，
被
放
大
、
被
輸
出
，
把
我
團
團
圍
住
。
「
這
就
是
我
之
前
跟
你
說
過
的―

―

」
他
說

得
我
好
像
什
麼
都
知
道
。
可
是
看
著
眼
前
的
作
品
，
我
想
了
好
久
才
想
起
到
底
是
哪
件
事
，
好
不
容
易
想
到
了
，
我
們
又
到
了
下
一

幅
作
品
的
前
面
。
我
還
想
著
上
一
幅
作
品
，
照
片
裡
的
人
最
後
怎
麼
了
呢
？
一
小
塊
的
陽
光
打
在
流
亡
藏
人
的
臉
上
，
後
頭
可
見
白

雪
皚
皚
的
山
峰
，
那
是
阻
隔
他
與
家
鄉
的
山
脈
。
他
好
像
說
過
，
受
訪
者
逃
到
尼
泊
爾
之
後
，
不
時
會
看
著
山
。

我
們
在
一
張
照
片
又
一
張
照
片
之
間
沉
默
地
移
動
，
把
話
都
說
完
的
人
和
什
麼
都
應
該
知
道
的
人
，
我
們
之
間
，
好
像
連
對
話

的
資
格
都
沒
有
了
。
他
偶
爾
配
合
著
我
的
步
調
放
慢
腳
步
，
可
是
又
很
心
急
地
在
踏
出
下
一
步
的
時
候
露
餡
。
一
有
人
走
進
展
間
，

他
就
會
不
自
覺
地
注
意
。
我
跟
他
說
我
一
個
人
沒
關
係
，
他
可
以
去
接
待
別
人
。
他
像
鬆
了
一
口
氣
。

我
在
藝
廊
的
門
口
等
他
，
看
著
他
被
陌
生
的
人
包
圍
，
他
們
說
了
什
麼
，
他
放
聲
大
笑
，
向
那
些
資
深
的
前
輩
鞠
躬
道
謝
，
有

人
拍
拍
他
的
肩
。
他
客
套
地
接
受
別
人
的
讚
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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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是
逃
出
來
的
，
我
被
嚇
到
了
。
他
臉
上
的
表
情
和
不
自
然
的
誇
張
笑
聲
，
我
突
然
覺
得
這
個
人
好
陌
生
。

所
以
當
他
說
他
想
暫
時
搬
出
去
的
時
候
，
我
的
心
只
有
稍
微
、
稍
微
震
動
了
一
下
。
我
沒
有
失
去
什
麼
，
我
只
是
知
道
了
更
多

的
事
實
而
已
。

．房
間
清
乾
淨
之
後
，
我
將
窗
戶
關
上
。
儀
式
性
地
環
視
整
個
房
間
，
努
力
的
把
它
現
在
的
樣
子
記
在
腦
海
裡
。
我
撇
開
目
光
，

退
出
房
間
，
將
門
關
上
。

我
走
到
客
廳
，
繼
續
清
除
架
子
上
的
雜
物
。
我
比
剛
剛
果
決
多
了
。
我
將
整
排
的
物
品
倒
進
垃
圾
袋
裡
，
幾
乎
是
用
掃
的
。
大

姐
將
客
廳
裡
房
東
留
下
的
桌
椅
，
擦
過
了
一
遍
，
又
將
地
板
掃
過
。
她
俐
落
地
來
回
拖
著
地
板
。

打
掃
大
姐
忽
然
開
口
：
「
這
間
屋
子
有
養
過
狗
狗
喔
。
」

「
有
嗎
？
」

「
有
喔
，
到
處
都
有
狗
狗
的
毛
。
」

「
應
該
是
以
前
的
房
客
養
的
吧
？
」

「
你
看
灰
塵
其
實
很
明
顯
，
這
種
跟
動
物
毛
混
在
一
起
的
比
較
難
清
。
」
大
姐
說
。

「
聽
說
之
前
有
人
養
過
貓
。
」

「
對
吧
。
」
大
姐
將
拖
把
浸
在
水
桶
裡
，
再
把
拖
把
擰
乾
。

我
說
謊
了
。
她
沒
有
注
意
到
，
我
身
邊
放
著
一
桶
滿
是
灰
塵
的
貓
砂
，
我
還
來
不
及
把
它
丟
掉
。
留
下
來
的
證
據
猝
不
及
防
地

戳
破
我
的
謊
言
。

它
們
曾
經
是
某
件
事
存
在
過
的
證
明
，
但
我
已
經
不
想
再
想
起
來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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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憑
這
些
遺
留
下
來
的
證
物
，
能
夠
陳
述
過
往
的
全
貌
嗎
？

我
在
她
沒
有
注
意
到
的
時
候
，
偷
偷
把
眼
淚
擦
掉
。

我
這
才
想
起
來
，
剛
搬
來
的
時
候
，
我
們
曾
約
好
要
常
常
打
理
這
間
屋
子
。
很
快
的
我
們
就
忘
了
這
件
事
情
，
接
受
出
差
、
計

畫
旅
行
，
拚
了
命
地
尋
找
遠
離
的
機
會
，
迎
接
一
個
又
一
個
的
冒
險
，
所
有
的
遠
方
都
比
待
在
這
裡
有
趣
。

這
裡
本
來
就
是
一
間
過
舊
的
公
寓
。

我
跟
大
姐
聊
到
，
過
幾
天
就
要
正
式
退
租
了
。
幾
天
前
我
才
找
了
師
傅
，
修
補
家
裡
的
壁
癌
。
今
天
本
來
想
和
之
前
同
住
的
人

一
起
做
最
後
的
打
掃
工
作
。
可
惜
他
不
能
來
，
所
以
才
臨
時
找
了
大
姐
幫
忙
。

大
姐
一
臉
困
惑
地
看
著
我
，
她
問
：
「
這
不
是
應
該
叫
房
東
做
的
嗎
？
」

「
可
是
我
想
自
己
修
好
它
。
」
我
脫
口
而
出
。

「
這
是
一
間
被
愛
著
的
屋
子
呢
。
」
大
姐
說
，
「
搬
家
不
容
易
，
不
過
之
後
就
是
新
的
生
活
。
很
棒
哪
，
感
謝
主
。
」
她
的
表

情
好
溫
柔
。

在
送
走
了
大
姐
之
後
，
這
間
屋
子
裡
只
剩
下
我
了
。
屆
時
，
我
就
要
正
式
告
別
這
個
住
了
六
年
的
地
方
。
屋
子
彷
彿
又
回
到
了

六
年
前
的
時
空
，
空
蕩
蕩
的
，
什
麼
都
沒
有
，
準
備
裝
進
任
何
即
將
遷
入
的
事
物
。

我
盯
著
陽
臺
發
呆
，
想
著
這
可
能
是
最
後
一
次
看
見
眼
前
的
畫
面
了
。
我
才
想
起
，
剛
剛
忘
記
請
大
姐
幫
忙
洗
窗
戶
了
。

水
流
過
格
子
狀
的
老
式
透
明
玻
璃
，
洗
下
多
年
來
積
起
的
髒
汙
。
汗
沾
濕
了
我
的
背
心
，
沾
黏
著
皮
膚
。
我
拿
著
黃
色
水
管
，

對
著
窗
戶
沖
洗
，
小
心
地
不
要
讓
水
花
濺
到
屋
內
。
偶
爾
，
水
濺
到
我
的
身
上
，
好
涼
。
混
雜
著
汗
水
一
起
滑
過
皮
膚
，
有
種
降
溫

的
感
覺
。
我
在
窗
戶
上
噴
了
清
潔
劑
，
水
流
帶
走
了
泡
泡
，
流
過
我
的
腳
，
向
排
水
孔
湧
入
。
泡
泡
積
在
排
水
孔
前
，
越
積
越
多
，

成
了
一
朵
小
小
的
雲
。
好
像
那
天
夜
裡
的
啤
酒
泡
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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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者
簡
介—

—

吳
岱
芸

吳
岱
芸
，
現
為
影
像
工
作
者
，
國
立
臺
北
藝
術
大
學
文
學
跨
域
創
作
研
究
所
就
讀
中
。

評
審
意
見—

—
蔡
素
芬

這
篇
作
品
的
文
字
陳
述
相
當
迷
人
，
寫
環
境
、
場
景
、
心
情
，
都
見
到
細
膩
鋪
排
的
用
心
，
自
然
不
造
作
。
語
多
隱
喻
，
譬
如

題
目
，
文
雅
的
詩
意
裡
，
隱
含
的
是
對
往
日
情
感
的
追
憶
和
情
感
成
灰
的
嘆
息
。
這
份
嘆
息
，
在
文
裡
相
當
節
制
的
不
說
破
，
只
藉
清

掃
和
每
一
個
該
揭
而
未
揭
的
情
感
裂
口
來
隱
透
愛
情
走
到
終
點
之
必
然
。
這
個
始
終
埋
在
暗
光
裡
的
破
裂
原
因
，
使
陳
述
轉
為
一
種
單

人
的
內
在
獨
白
，
而
未
知
情
感
的
另
一
方
內
在
風
景
。
因
此
，
不
知
兩
人
之
間
確
切
發
生
了
什
麼
必
然
得
分
手
的
事
情
，
也
就
成
了
小

說
中
的
謎
。
一
段
打
掃
過
程
中
的
往
事
追
憶
，
沒
有
具
體
的
衝
突
，
更
多
的
是
心
情
鋪
排
，
比
較
傾
向
散
文
風
格
。
文
字
流
洩
的
姿
態

很
美
，
作
為
短
篇
小
說
形
式
，
可
以
考
慮
製
造
具
體
事
件
，
讓
故
事
張
力
追
上
文
字
陳
述
之
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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